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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云计算、移动互联和大数据技术教育应用的不断深化，我国基础教育信息化呈现了融合与创新的新趋

势。 本文从破解教育难题的视角，梳理和提炼了“互联网+”时代基础教育信息化的新趋势和新方向。 文章主要内容包括

对“互联网+教育”内涵的认识，互联网教育应用的阶段特征分析，以及详细阐述了在资源共享和互联互通方面、线上线

下融合教学方面、基于大数据的精细管理和教育治理方面的新趋势，并在此基础上指出了基础教育信息化工作可能出

现的新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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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中国的各行各业正在进入“互联网+”时代。 以云
计算、移动互联、大数据技术等为代表的互联网技术
正在深刻影响着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 2015年 3月，
在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所作的《政
府工作报告》中，李克强总理正式提出要制定“互联
网+”行动计划，推动移动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物
联网等与行业结合，推动中国产业结构迈向中高端[1]。
2015 年 7 月， 国务院印发的 《关于积极推进 “互联
网+”行动的指导意见》指出，“互联网+”是“把互联网
的创新成果与经济社会各领域深度融合，推动技术进
步、效率提升和组织变革，提升实体经济创新力和生
产力，形成更广阔的以互联网为基础设施和创新要素
的经济社会发展新形态”[2]。
在教育领域，2015 年 11 月， 刘延东副总理在第

二次 “全国教育信息化工作电视电话会议” 上强调，
“要把握‘互联网+’潮流，通过开放共享教育、科技资
源，为创客、众创等创新活动提供有力支持，为全民学

习、终身学习提供教育公共服务”[3]。 2016 年 2 月，教
育部下发的《2016 年教育信息化工作要点》中指出，
“将落实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和国务院有
关‘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智慧城市、信息惠民、
宽带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等重大战略对人才培养等工
作的部署， 作为作好教育信息化统筹规划与指导、加
强教育信息化统筹部署的重要任务”[4]。

“互联网+”就像一个魔法棒，“+”到哪，就把变革
和创新带到哪儿。教育行业也不例外，“互联网+”为教
育带来了新的行业形态， 其改变教育领域的力度、速
度和颠覆程度是前所未有的。 “互联网+教育”已成为
当前教育界最热门的话题之一，大量的实践探索和学
术研究正在围绕其展开。在基础教育领域，“互联网+”
给传统教育理念带来了革命性的冲击与挑战。基础教
育工作者应该积极地面对并适应“互联网+”，认识“互
联网+教育”的内涵，了解“互联网+”时代基础教育信
息化的阶段特征，摸清当前“互联网+”给教育带来的
改变和发展趋势，并探讨基础教育信息化工作的新方
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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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互联网+教育”的内涵及互联网
教育应用的阶段特征

“互联网+教育”意为借助互联网等现代教育技术
的力量推动教育变革 [5]。 秦虹、张武升把“互联网+教
育”定义为一种新型教育形态，认为“互联网+教育”的
本质并非仅仅是互联网、移动互联网技术在教育中的
应用，也不仅仅是教育用互联网技术建立各种学习平
台，而是互联网、移动互联网与教育深度融合，是推动
教育进步、效率提升和组织变革，增强教育创新力和生
产力的具有战略性和全局性的教育变革[6]。陈丽教授通
过对“互联网+教育”的几个典型案例的分析，将“互联
网+教育”定义为“特指运用云计算、学习分析、物联
网、人工智能、网络安全等新技术，跨越学校和班级的
界限，面向学习者个体，提供优质、灵活、个性化教育
的新型服务模式。这类教育服务的理念和组织方式不
同于传统学校教育，是在线教育发展的新阶段，具有
技术与教育融合、创新的特征”[7]。 从这些“互联网+教
育”内涵的认识可以看出，“互联网+教育”的深层本质
是通过互联网化实现对教育体系的升级与重构。
教育行业对互联网的应用历史可以追溯到 21 世

纪初甚至更早， 这期间可大致划分为起步、 应用、融
合、创新等四个阶段。

（一）起步阶段———搭环境
基础环境的搭建是应用的前提和基础。教育网络

和信息化设施建设是起步阶段的重要任务。初期建设
以网络和硬件为主，后期逐渐过渡到软件系统和数据
建设 。 网络方面以中国教育和科研计算机网
（CERNET）和北京教育信息网为代表，各级各类教育
数据中心和教育云平台以教育部建设的省级数据中

心和国家教育资源公共服务平台（http://www.eduyun.
cn/） 为代表。 基础环境建设是互联网教育的必经阶
段，只有在信息化环境的建设、完善的基础上，才有可
能实现互联网与教育的应用、融合与创新。

（二）应用阶段———用技术
这个阶段，信息技术走入了中小学课堂。 课堂教

学环境改变了，多媒体设备以及代替了板书的 PPT 得
以普及，有些教学走进了计算机教室，师生交互的方
式和力度改变了， 实现了信息技术与学科教学的整
合。数字资源被大量应用，技术带动了教学的改变，效
率明显提高，课堂教学面貌一新。 这些只是在形式上
和方式上对课堂教学进行了表层的改变，传统课堂教
学结构和师生地位等并未出现实质性变化。

（三）融合阶段———提水平

融合意味着由表及里的深度整合。 随着技术应用
的深入，教师不再满足于运用技术解决具体的问题，而
是借助技术的支持进一步更新教学观念， 改变教学结
构，提升教学效果和教育教学质量。学生的主体作用得
以体现，教师从课堂主角转变为学习设计者和辅助者，
实现了教学模式和管理模式的创新与变革。 技术改变
了教育者的思想，技术应用和教育实践已难以剥离。

（四）创新阶段———改体制
通过滴滴打车， 以互联网技术为首的信息技术对

出租车行业实现了重构和变革。同样，“互联网+教育”也
正在推动教育的服务模式和传统学校教育发生变革。这
种变革取向决定了“互联网+教育”将会对传统学校教
育体系和管理制度提出挑战， 其实践的重点和难点是
如何推动教育制度改革， 最终的目标是构建开放创新
的教育服务体系来解决深层的教育需求问题。 创新阶
段的关键角色是教师、教育管理者和规划决策者[7]。
沿着这样的脉络，可以清晰地看到，随着云计算、

移动互联、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技术在教育领域应用
的不断深化，教育正在发生质的改变。 前两个阶段是
技术支持人员主导的技术建设和技术应用，后两个阶
段以教育问题和行业需求为出发点，重构教育教学体
系实现体制上的变革。

“互联网+” 时代是互联网教育从融合阶段向创新
阶段发展的拐点， 它不是用互联网技术来提高教育实
践的效率和美化展示性形式， 而是引发了教育供给侧
改革， 它意味着互联网理念和互联网技术正在重构教
育服务体系，正在引爆教育系统的一场深刻革命，有可
能对传统学校和班组服务模式产生颠覆性的影响。

三、“互联网+”时代基础教育信息化领域
呈现的新趋势

（一）互联互通的优质资源共享新趋势
经过多年的建设与积累，我国各地区基础教育领

域中数字学习资源的应用早已不是新鲜事。随着三通
两平台的顺利开展，宽带网络校校通和优质资源班班
通的落实，以及教学点数字教育资源全覆盖项目的圆
满收官，基础教育数字学习资源匮乏的时代已经一去
不复返了。在“互联网+”时代，资源共建共享呈现出一
些新方式和新特点，同时，师资力量作为学习资源的
重要组成部分，也在技术的支持下实现共用共享。

1. 数字学习资源的校内校外共享
“互联网+教育”为数字化学习资源提供了校内校

外共建共享和持续进化的生态环境。 由于工作量大、
时间有限等原因，中小学教师很难自行从无到有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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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数字化学习资源，但社会化商业资源又难以满足课
堂教学的个性化应用需求，因此，教师往往会对外来
资源进行二次开发和适应性完善，生成一个可用性更
高的新资源。这样的资源在后续的共建共享中还会继
续被其他教师进行个性化完善和修订，其可用性和适
用程度会越来越高，这种资源进化的实现是非“互联
网+”时代所不能做到的。
目前，在互联网技术的支持下，一些基于名师社

群化、同课异构在线化、体系化和本地化多次生成来
打造资源进化和教师专业发展的资源共建共享应用

已经投入使用，并提供了大量开放性资源，在教师中
大受欢迎，反响良好。 “老师走起”就是这样一个应用
案例。 “老师走起”是面向在校教师的专属交流平台，
覆盖从小学到高中的所有学科教师，分学段学科精选
匹配，能够实现动态智能推送资源。 同时具有教师动
态、即时聊天、微课、活动等多样化的交流互动方式，
建立了荣誉激励机制。其目标是促进教学资源在更大
范围内共享，同时拓展同行间的人脉资源，方便教师
教研与交流， 在互相启发和不断成长中提升资源质
量、适用性和教师的教学能力[8]。

“老师走起”倡导互联网时代的参与方式， “贡献
一个微课，可以获得整本书的资源”，充分调动教师积
极性，运用外部资源来带动校内资源的生成，并在教
师们对资源的生成性改进中实现生成性学习资源的

持续进化。
2. 强校和弱校之间、发达地区与落后地区之间的

共享

现阶段， 我国各个地区之间教育发展仍不平衡，
尤其是城市地区与农村地区、 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
之间。即使在同一地区，教育均衡问题也面临着巨大的
挑战。因为经济水平和文化发展方面的原因，短时间内
仅依靠政策保证、资金投入、师资调整等途径来解决教
育均衡问题依然是困难重重。 在“互联网+ ”时代，借
助互联网技术，让发达地区的学校带动落后地区的学
校， 充分汇聚多方优势为农村薄弱学校提供保障，实
现学习资源和师资力量共享，整体上提高办学水平。
成都的“捆绑模式”是强校与弱校之间共享优质

资源的典型案例。 2003年 7月起，成都市在推进义务
教育均衡发展的进程中，将优质学校或城区学校与一
般学校或农村学校进行一对一的“捆绑”。 “捆绑”不是
仅搞几次“结对子”或“手拉手”帮扶活动，而是将一所
强校与一所或几所弱校长期“捆绑”在一起，深层交融
为一个发展共同体，利用强校优质的师资和教育资源
等优势来带动薄弱学校，实现办学理念共享、资源共

享、管理共享、成果共享，并且制定相应的机制，保证
了捆绑校间荣辱与共， 以及捆绑发展的长期有效，从
而实现弱校办学效益的快速提升，有力地促进了教育
的均衡发展。
汤敏的“双师教学”模式则是发达地区与落后地

区之间共享优质资源的典型案例。 “双师教学”同样借
助互联网，一端是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的优秀教师
在远程讲授，一端是乡村学校的教师在课堂现场配合
教学[9]。对于乡村教师来说，通过这种陪伴式的教师培
训，长期由优秀教师提供示范，跟踪学习教学全部过
程， 在自身成长与教学方法的提高方面会有显著提
高。当然，互联网的这一端不仅可以连接人大附中，还
可以增加各省市的其他优秀学校，让乡村学校具有多
样的选择，实现个性化与多样化教学。
这种跨校跨区域的全方位或长时效的资源共享

模式，通过深度共享共用数字化学习资源和教师人力
资源、管理资源等，能够帮助改善教育发展不均衡的
现状，是“互联网+”时代对教育均衡解决方案的有效
补充。

3. 区域教育公共服务平台的转型
知识经济时代呼吁以人为本的个性化教育。教育

作为一种社会公共服务， 不仅要解决有无的问题，更
要满足学生的个性化发展需求， 关注学生的实际获
得。 政府通过教育公共服务平台实现对学生、家长的
直接教育供给。在“互联网+”时代，有了云计算等先进
技术的支持，在采集和分析学生学习行为数据的基础
上，教育公共服务更能进一步实现对学生个体的关注
和个性化需求的针对性满足。
北京市教委和北京师范大学未来教育高精尖创

新中心联合推出的“双师服务”是公共服务平台提供
的创新型服务之一。 2016 年 11 月，北京市教委在通
州区启动了 “北京市中学教师开放型在线辅导计划”
试点，每位学生都可以享受到“双师服务”，即每个学
科都拥有传统的在校教师和北京市教育公共服务平

台上的在线教师。除了在学校的时间获得本校教师面
对面的教学服务之外，在课余时间还可以享有全市优
秀教师的一对一免费在线辅导，并且是根据个体需求
量身定制的辅导。平台根据学生学习数据分析情况进
行智能推送学习资源并给出学习建议，在线教师可以
依据学生学习数据分析报告来调整教学方案，学生也
可以通过报告来更加客观地了解自己的学习问题和

学科优势，从而实现学校教育之外有针对性的、个性
化的教育服务供给[10]。

“双师服务”打破了学校围墙对教育教学和优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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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资源的束缚，教师本身没有流动，但实现了公共
服务资源和智力资源的流动，是对教育基础公共服务
模式个性化供给的新探究。 从本质上讲，“双师服务”
是公共服务从关注受众群体的大众化服务向以人为

本、关注个体需求的个性化服务转换的有效尝试。
4. 全社会智慧的汇聚，实现“草根服务草根”
互联网不仅是每个人展现自我的舞台，更能将这

些能量有效汇聚，实现时代性的突破和创新。在“互联
网+”时代，能够提供教育教学服务的，不仅仅是政府
和学校、校外教育机构，还有广泛的社会力量，甚至可
以是某位看起来与教育工作毫无关系的普通人。
社会是一个大课堂。为了让学生有机会走入真正

的社会实践，北京市教委从 2015年开始向全市初中学
生提供免费的开放科学实践课。之所以称为“开放”，是
因为这些课程全部源自校外社会力量。任何一家企业、
研究机构或其他单位， 都可以自愿申报其设计的科学
实践教育课教学方案。 只要经审核和考察达到了向学
生开放教学的要求， 就可以获准将课程的开课信息经
开放科学实践课管理平台发布给全体学生和家长。 学
生像在淘宝购物一样选择、预约科学实践课程，按开课
时间到开课单位现场参与线下科学实践，之后在平台
上提交收获、心得和评价。例如，有些在假期坐过高铁
外出的孩子会在开学后选择到高铁公司去了解高铁

的设计生产过程和工作原理。目前已有上千家社会单
位提供科学实践教学，近 20万学生从中受益。社会资
源的融入， 让学生的科学实践走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全社会齐心协力为下一代的健康成长贡献力量。
同样，不是教师、不是网络大咖的普通人也可以通

过互联网向他人提供教学服务， 这就是互联网时代的
新现象———草根服务草根。 可汗学院（Khan Academy）
是草根服务草根的典型案例。 2005年，萨尔曼·可汗为
了远程指导家人学习创建了可汗学院， 如今其课程已
被翻译成 25种语言，在全球拥有超过四千万注册学习
者[7]。它最与众不同的做法是并不对课程的提供者进行
身份限制， 任何人只需要一个邮箱即可轻松注册教师
账户，提供自己的课程供他人学习。 同时，任何人都可
以不用走进学校，根据自己的需要在互联网上学习这
些免费课程。 甚至由于身份的对等，这些课程在某种
程度上比学校教育更加符合学习者的需要。可汗学院
的独特价值在于，它开创了一种由草根提供教学内容
满足草根学习需求的教育实践模式，从根本上颠覆了
以传统学校为核心的教育体系。这证明了在互联网时
代，像任何人都可以在淘宝上开店一样，每个普通人
都可以提供有价值的教学资源和服务。

社会力量和草根力量未来会在更大范围内实现

教育的创新格局，传统学校和教师将不再是学习的唯
一渠道。 这种变化，将会影响和改变教育体系的要素
与结构，可以说，这是一种教育生态体系的变革[7]。

（二）线上线下融合的“互联网+教学”新趋势
1. 翻转课堂和习本课堂改变了课堂教学的职能
翻转课堂（Flipping Classroom）是从美国引进的概

念，是近年来基础教育领域的一股清泉，为学校教育和
课堂教学的改革带来了极大的启发和鼓舞。 何克抗教
授认为，翻转课堂体现着“混合式学习”的优势，符合人
类的认知规律，有助于构建新型师生关系，能促进教
学资源的有效利用与研发，是“生成课程”这一全新理
念的充分体现[11]。 很多学校和教师在翻转课堂思路的
基础上，根据实际情况开展了进一步的实践和探索。
广东省深圳市基于本土实践，提出了“习本课堂”

的概念。其创始人刘荣青认为，教和学不是目的，学生
通过思考、实践、操练等实现的知识“习得”才是真正
的目的。传统课堂上注重教与学，学生的“习”在课外；
习本课堂对课堂结构中“教、学、习”三要素重新定位，
改变一直以来过于重视教学过程而忽视学生习得过

程的现状，将关注点转移到学生的“习”（如练习、实习）
上[12]。 习本课堂的教学设计以学生的“习”为中心，将
“习”分为课前习、课中习、课后习，让各种“习”贯穿课
堂内外，体现教师如何安排组织学生进行各种习得能
力的训练，最终达到“习得”目标，让学生把知识转化
为一种实践能力。教师也在师生互动中实现了教学相
长[12]。
习本课堂不仅从形式上改变了教学实践过程，更

在教学理论创新层面作出了贡献， 习本理论将在一定
范围内对师生行为方式的改变和基础教育教学的变革

提供理论支持。翻转课堂和习本课堂虽有所不同，但二
者都是新的教学要素与教学关系重组的典型案例，改
变课堂职能、 颠覆传统教学的创新本质殊途同归。 同
时，尽管翻转课堂和习本课堂改变了教学过程和顺序，
但与混合式教学在“生成课堂”的本质上是一致的。

2. 联通主义学习理论在基础教育领域的实践萌芽
Web2.0 时代背景下诞生的联通主义学习理论关

注的是以教学交互和知识创新为核心的新型学习。其
代表人物乔治·西蒙斯和斯蒂芬·唐斯认为，知识不仅
仅存在于学习者的个体内部， 更存在于个体外部，知
识在联通中生成和创新。 学习即网络的形成，是学习
者在不同的网络和节点间进行寻径和意会的过程 [13]，
而交互是网络连接与形成的关键，因此，交互是联通
主义学习的核心与关键。这种交互的重要依据为网络

8



2017年第 5期（总第 289期）

导向和学习者的自我导向[14]。
该理论还在不断的发展过程中。由于其对学习者

具有一定的学习能力和导向能力的要求，基础教育并
不是最适合联通主义学习理论成长壮大的土壤。随着
数字原住民的信息素养逐渐提高，很多学者也开始在
基础教育领域开展尝试性的联通主义学习实践探索。
北京师范大学的学习元社区平台（http://lcell.bnu.edu.
cn）中就体现了这样的联通。在学习元平台中，学习元
作为基本知识元素，其生成和进化都源于不同学习者
的内容编辑、评论批注、资源嵌入、工具嵌入、活动添
加、链接添加等，在此过程中参与者通过这些活动联
结起来，实现生生、师生、师师间的协同学习和联通备
课等交互过程，从而实现学习。 学习元平台目前应用
于基础教育领域的泛在学习， 当学习者遇到问题时，
检索学习元；云计算中心根据用户请求和用户特征等
数据，提供平台中适合的内容及关联内容，提供知识
关系网络（KNS）；学习者通过内容和知识关系网络，
共享网络智慧，形成并贡献对问题的新认识，从而创
造新的知识。 平台会同步收集学习者的学习踪迹，有
助于其反思自己的学习参与和知识的演化过程[15]。

（三）大数据技术与教育教学融合应用的新趋势
大数据理念及技术正在快速融入各行各业，并呈

现出不同的特征、不同的数据采集方式、不同的发展
趋势以及不同的应用模式。我国教育领域的发展与改
革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大数据与教育教
学的融合应用已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要求。

1. 基于大数据认识教育教学中的新规律
大数据时代，数据成为最宝贵的资源。 美国教育

部 2012年 10 月发布的《通过教育数据挖掘和学习分
析促进教与学》报告中提到：目前教育领域中大数据
的应用主要是教育数据挖掘和学习分析两大方向 [16]。
数据挖掘和学习分析的目的是探究学习结果与学习

内容、学习资源和教学行为等变量的相关关系，即教
学过程中隐藏的规律。
过去，我们对教与学的认识远远不够。 传统的教

学分析依靠定性的原则性描述， 学习行为不可量化，
教师对教学的把握完全依赖自身经验和感觉，很多设
计和结论源于教师的假设和推测，教和学的过程中还
蕴含着很多尚未摸清的规律和特点。 现在，我们可以
在大数据技术的帮助下，采用系统科学的方法，打破
固有模式和思维定式，综合批量数据，进行广泛关联、
深入挖掘和深度钻取，从看似不相关的数据中探索内
在联系，寻找可能存在的规律，甚至还有可能从中挖
掘出类似啤酒与纸尿裤的意外关联。

通过教育数据综合分析，我们可以科学客观地认
识教与学过程中学习的路径、环境的改变等多种因素
如何对教学产生影响。这些规律不仅需要依靠精准的
数据分析来获得，还可以通过数据可视化技术，借助
于图形化手段，进行精准直观的诠释。 数据可视化技
术能清晰、有效、直观地传达关键的方面与特征，有助
于快速抓住要点，实现对教育规律的深入洞察。
大数据技术是“互联网+”时代的利器之一，它帮助

我们从不同角度和不同层面来剖析教学， 探索教育教
学的新规律。 这不仅有助于我们更加清晰和深刻地认
识教学，更能帮助我们应用新规律去完善和提升教学。

2. 基于大数据的精细教学管理
在基础教育信息化进程中，教学管理应用从流程

信息化入手，其起步要早于教学应用。 随着大数据技
术的成熟和发展，目前教学管理已经过渡为流程信息
化和数据化并重，且教学管理数据深不可测的应用价
值远远高于流程性管理应用。
精细化是教育管理追求的目标，而精细化的表现

之一是教育管理能细化到学生个体的学习管理。大数
据虽大，却是源于具体数据的积累，因此，基于大数据
技术，对学生个体的关注不再是难题。 在数字化学习
环境中， 一个学生学习的痕迹和轨迹可以被持续跟
踪， 学习的过程性数据和结果性数据能被随时记录。
在全面采集学生学习数据的基础上， 按照心理学、学
习科学等原理与模型进行分析，可以精准地了解该学
生的知识结构、认知结构、能力倾向等个性特征，从而
为其量身定做适合的学习服务、 教育资源与课程，针
对不同的学习者“因材施教”。学生自己也可以借此实
现充分的自我认识，提升自我导向的有效性，促进成
长和提高。这些可以通过以美国 Knewton为代表的适
应性学习平台来帮助完成。
积极有效的学习评价管理也是精细教育管理的

表现。大数据支持的过程性评价管理可以客观反映学
生的学习成效，既能给教师提供有利反馈，也能让学
生认识到自己的优势和不足， 实现积极的自我导向。
“作业盒子” 是基于作业场景开展学习评价进而精准
对接个性化辅导的综合平台，它以学生的日常作业作
为学习评价数据的切入点，相对于非连续性的考试结
果数据来说，连续的日常作业数据更有利于在学习过
程中及时反馈、及时激励，从而保证评价的积极效果。
作业盒子对留作业、做作业、提交、批改、分析、点评、
辅导答疑等一系列操作进行了轻松易用的设计，同步
采集学生作业中的过程性评价数据，对每位学生的学
习进行过程性评价和数据累积分析；同时，基于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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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作业数据，作业盒子能够准确地描绘出学生的知识
图谱和能力模型，作为教师给学生提供针对性学习辅
导和学生自我评价的依据。
教学管理数据来自教学工作的方方面面。在大数

据技术的帮助下，“互联网+” 时代的教学管理既可实
现系统综合的宏观数据分析，也可以关注到具体学生
的成长过程，聚焦到教学工作中的某些细节，远观近
看两相宜，呈现出精细化管理的新趋势。

3. 基于大数据的科学教育治理
教育治理是指学校或教育机构管理其共同事务

的诸多方式的总和， 是使相互冲突的或不同的利益得
以调和并且采取联合行动， 从而保证整体能够正常运
转，完成其社会职责的持续的过程。大数据技术的有效
应用，能有效提高教育治理的科学化和现代化，最终目
的是更好地提供教育服务，促进教育高质量发展[17]。
数据在教育治理中起着关键的作用。在“互联网+

教育”的环境中，基于大数据技术的支持，教育治理的
过程可以更加科学客观。
首先，大数据的全样本特征解决了局部数据或抽

样数据的片面性问题，使得治理需求的把握更加整体
化，便于全盘考虑，作出符合整体需求的决策；尤其在
一些教育发展不够均衡的问题上，全样本数据的优势
会更加明显。 超越个体与局部的相对静态视野，大数
据为教育治理提供更易于发现问题、弱点和盲区的宏
观动态视野[18]。
其次，大数据技术可以实现不同维度数据的相关

性分析，将教育问题放到更大的社会网络和数据基础
上去寻求依据，打破教育行业内部数据的禁锢，解决
了不同领域间的数据孤岛问题，便于综合地提出解决
方案。例如，在当前二胎政策等社会问题的影响下，将
教育数据与区域人口年龄分布数据等综合起来进行

多维度分析，可以为政府调整学校布局和学位设置等
教育决策提供科学有力的依据。
第三，数据分析的高效、精准以及可视化等优势，

规避了传统的自上而下单向获取信息的弊端，提高了
教育治理工作的效率和信度、效度，提高了透明度，便
于公开和群众监督；数据可视化技术能提供出清晰直
观的分析结果，显著提高信息辨识度，从呈现方式的
改变引发数据分析结果传递效率和认知效果的改变，
在信息公开等政务治理中发挥正向辅助作用。
最后，数据不仅可以洞悉过去，了解当下，更可以

预测未来。基于动态数据的实时分析和实时结论，可以
在第一时间掌握当前的教育治理需求， 第一时间发现
和解决问题，促进教育治理工作的健康发展。尤其在深

化教育综合改革中面临的高考改革和中考改革等错综

复杂的问题， 可以在大数据分析的基础上建立不同的
分析模型， 通过历史数据和模拟数据进行决策仿真实
验，来寻求最佳路径和方案，有效帮助减少重大失误 。
大数据技术为供给侧提供了强有力的科学教育

治理工具。北京市教委在大数据支持下的义务教育阶
段入学服务平台， 给我们提供了教育治理的应用案
例。在对历年入学数据、升学数据、教育质量分析数据
以及区域人口分布数据、社会需求数据等进行多重分
析和模拟的基础上，北京市教委对入学政策、集团校
划分、学位数设置、师资调控等方面进行科学决策，从
近几年北京市入学热力图分析结果来看，在实现就近
入学、促进区域教育均衡方面取得良好效果。

四、“互联网+”时代基础教育信息化工作
的新方向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
2020 年）》明确指出，“信息技术对教育发展具有革命
性的影响作用，必须予以高度重视。 ”[19]从前面的论述

中可以看到，在“互联网+”行动计划的引领下，在教育
工作者的不断探索下，我国基础教育领域已经出现了
很多新变化和新趋势，并将在一段时间内继续处于持
续变化和持续创新的状态。这就要求基础教育信息化
工作的思路也要随之转变，以适应工作中的新发展和
新需要。

（一）用“互联网+”的新思路解决现有教育问题
不可否认， 目前基础教育中仍存在诸多难题，比

如教育公平问题、教育质量问题，以及如何在更大范
围内满足学生个性化发展需求的问题。 事实证明，沿
用以往的方式来攻克这些老大难问题的效果并不显

著，互联网+教育的变革取向决定了必须转换思路，才
有可能取得突破性的进展。
站在互联网的高度看待教育问题。互联网就像阳

光，能给那些享受不到教育机会的孩子带去光明。 解
决教育公平和教育均衡问题的第一步就是扫清障碍，
让每个人都借助互联网享受到教育的温暖。现在有了
尝试性的“两校捆绑”模式和“双师教学”模式，今后就
可能发展出自由组合捆绑和点播教学，学生不仅有接
受教育的机会，还会有选择的权利。 我国义务教育入
学普及和师资不足等状况都将获得较大改善。
以开放共享的教育理念作为指导思想。互联网大

到可容全球，小到近如村落。 在“互联网+”时代，人的
收获与开放程度成正比， 把你的成果与世界共享，你
便会拥有整个世界。 “老师走起”和可汗学院已经向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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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展示了这个事实。
以发展具体的人为最终目标。大数据帮助我们发

现了新的教育规律，也让我们能够清晰客观地了解每
一个学生。 “互联网+”时代，资源的丰富程度不再是问
题，如何针对学生个性来配置和使用资源也不再是问
题，以资源应用个性化为契机，可以带动相关教育服
务，从而帮助越来越多的学生实现个体化发展。
新的思想会带来新的可能。 当前“互联网+教育”

已经给了我们很多提示，我们要做的就是继续创新思
路，用开放创新的教育理念和服务模式向困难宣战。

（二）教育服务模式的改革和创新
创新教育服务模式就是教育供给侧改革，是“互

联网+”时代教育变革的着力点，也是解决人民群众越
来越多的教育需求的必然选择。与产业供给侧改革类
似， 就是改变学校教师设计的标准化教育服务模式，
变为由学习者选择的消费驱动的教育服务模式，未来
教育服务的对象已不仅是面向群体，而是面向每一个
学习者。 教育服务模式的改革势在必行。 教育公众服
务向个性化服务转化是未来若干年内的重要任务。我
国东部地区、 各大一线城市等经济水平较高的区域，
在这方面已经做了一些成功尝试，如前面介绍的北京
师范大学研制的“双师服务”平台，可以给其他地区带
来一点启发。
学校教育是学生成为社会人的第一步，是人生必

不可少的重要成长阶段。 但未来学校的教学，将不再
局限于课堂面授活动，线上学习活动将与线下课堂活
动有机结合。未来的教师资源也不再局限于学校内的
师资，学生可能同时获得校外教师的帮助和服务。 教
学资源和教学服务都将超越学校范围在全社会进行

共享和调配， 学习者不再只是教育服务的被动接受
者，而将是教育服务的选择者和评价者。
互联网行业的深度参与，已经让未来教育服务模

式的新面貌初露端倪，也将会面临很多新的问题。 但
其方向必将是以开放的教育制度和先进的信息技术

为左右护法，冲破传统学校的禁锢，实现以人为本、灵
活优质的新型教育服务。

（三）教育信息化工作的新着力点
随着多媒体教室和 PPT等应用走入课堂，掀开了

教育信息化的第一页。 信息技术在解决教学问题、提
高教育质量等方面功不可没，信息技术曾经推动了教
育变革。 如今，进入产业全面升级、深度创新的“互联
网+”时代，教育行业中很多问题已经不能仅仅依靠技
术来解决，技术应用不再是教育改革的领路人。
理念先行，技术支持，是新阶段教育信息化的新

思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对人力资源提出了
更高的需求， 教育的最终目标是培养出高标准的人
才。 这除了满足学生的个性化发展之外，更要从社会
发展的角度来提要求，在学科教学中注重发展核心素
养，提升学生的高阶思维能力，加强素质教育，培养全
面发展的人。 在这样的目标指引下，我们的着眼点在
于如何创设优质的社会学习环境，在更大范围内建立
开放共享的学习空间， 提升高素质人才的培养能力，
提升关注个体、满足个性化发展的教育能力。 当前快
速发展的信息技术已经达到全力支持教育发展的水

平，况且很多新做法并未对技术有过高要求或特殊要
求，例如翻转课堂和深圳市习本课堂的实践案例。 因
此，教育理念和发展思路才是至关重要的，是教育发
展的灵魂所在。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教育信息化已经不

满足于表面化的和形式上的技术应用。我们的关注点
不是技术能做什么，而是我们要做什么，用什么样的
思路和模式来做。 新技术应用的新方向在于，面向知
识经济时代的新需求， 在开放创新的教育理念引导
下，像汽车轮子一样，在引擎的带动下，稳稳地支持教
育发展前行。

（四）全面推动教育体制机制改革
以封闭式学校教育为主的教育体制机制已无法

满足当前教育需求，整合政府、学校、社会等主体共同
参与，是人才培养的需要，更是“互联网+”时代教育发
展的大势所趋。北京市开放科学实践课和义务教育阶
段入学服务的经验告诉我们，只要制定恰当的工作机
制，就可以集全社会之力量为教育所用。 这只是教育
体制机制改革效果的冰山一角。
技术支持下的教学改革必然会带来教育体制机

制的变革。 当社会力量与教育融合到一定程度，必然
会有机构改革； 当教师的部分工作转移到互联网上，
必然要人力资源管理制度改革；当草根满足草根需求
的力量足够强大， 必然会配合出现相应的社会机制。
从另一方面看，构建开放的教育制度，积极推动教育
体制机制改革，也会催化教育改革，加速教育现代化
的进程。教育体制机制改革不仅能满足教育发展的需
要，更要在发展变化中摸清方向，全面推进，带动和引
领教育实现开放创新，化蛹成蝶。
因此，在“互联网+”时代，教育信息化工作应致力

于建立开放的体系和制度，调动多方社会力量协同参
与；致力于建立支持与激励机制，鼓励和倡导教师和
草根力量积极参与到教育服务中；致力于探索消费驱
动教育教学的服务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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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 Trends and Orientations of Chinese Basic Education Informatization in
"Internet +" Era

CHEN Li1, LI Bo2， GUO Yujuan1， PENG Di1

(1.Research Centre of Distance Education,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5;
2. School of Educational Technology,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5)

[Abstract] With continuous educational application of cloud computing, mobile internet and big data,

五、结 束 语

“互联网+教育”是教育信息化发展的新阶段。 尽
管， 我们尚不能清晰描述新阶段教育变化的全景图，
但变革的趋势和方向已越来越清晰。教育信息化领域
工作者不仅要关注新媒体和新技术，更要学会面向教
育实践中的问题，用“互联网+”的思维来创新解决问

题的新模式，推动教育体制机制改革。只有这样，教育
信息化的意义和价值才能真正彰显出来。所有的教育
工作者必须解放思想，敢于突破传统模式，必须用互
联网理念和互联网模式推进教育供给侧改革，创新教
育服务模式，建设新体制与新机制，更好地满足人的
终身个性化发展的客观需求。 只有这样，教育信息化
推动教育现代化的目标才有可能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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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aborates its design of educational intervention, research methods, iterative process and theory
construction to provide references for better DBR researches.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those researches
characterized by real situations, diverse educational interventions, various methods and flexible process
present rich achievements but have low influence and less rigorous iterative process. Normativity,
credibility and validity of DBR applied researches are key elements affecting their effectiveness.

[Keywords] Design -based Research; Design Research; Educational Intervention; Research
Methodology; Literature Review

basic education informatization in China presents some new features of integration and innovation. In
order to deal with educational problems, this paper combs and refines some new trends and orientations of
basic education informatization in the era of "Internet+". For the purpose of helping practitioners to form
new thoughts in new era, this paper first analyzes the connotation of "Internet + education" and stage
characteristics of application of internet education. Then, new trends of resource sharing, connectivity,
integration of online and offline teaching and big data-based management are discussed in detail. Finally
the possible new orientations are pointed out.

[Keywords] Internet + Education; Basic Education Informatization; New Trend; New Orien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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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truction and Validation of Measurement Scale of Media Literacy

Li Jincheng
(Hangzhou Dianzi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a and Design, Department of Communication, Hangzhou

Zhejiag 310018)

[Abstract] The assessment of media literacy is the foundation of understanding and promoting public
media literacy in China. UNESCO's media and information literacy (MIL) assessment framework provides
many inspirations for empirical studies of media literacy in China, but the measurement tools are not
sufficient. Based on previous studies, together with MIL assessment framework, this paper designs and tests
a measurement model and its scale for college students. The results find that (1) the model is verified, and
the scale has good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Moreover, the gender and household income in the scale have
strict measurement invariance. (2) The media literacy of college students is in the medium level, which is
3.48±0.58 on average. (3) The multivariate regression results of contributory factors of media literacy prove
again household income has significant positive impact on college students' media literacy, while gender
has not. The measurement scale designed in this study is beneficial for similar studies to promote empirical
researches and education of media literacy in China.

[Keywords] Media Literacy; Measurement Scale; Reliability; Validity; Measurement Invari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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